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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法羅夫（ . . , 1817-1878），教名巴

拉第（ , Archimandrite Palladius），出身於喀

山州一個神學世家，畢業於當地宗教學校。按一般規

律，他必定會成為成千上百神父中的一位，默默無聞。

可是在他 22 歲那年，也就是 1839 年，他突發奇想申請

去遙遠的中國服務，自願參加俄國駐北京佈道團，成為

第 12 屆佈道團成員，從此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他先

後三次到達北京，居住時間長達 31 年。1 他和遙遠的中國

以及中國文化結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成為世界公認的著

名漢學家。當代俄羅斯漢學家，霍赫洛夫（ . .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評論說：「他是俄羅斯

漢學科學大師之一，他寫了許多有關中國、中亞及遠東

的歷史、地理和民族文化方面的著作。在東方學領域

裏，他的知識是百科全書式的，科學興趣表現得非常廣

泛，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國外，他都是當之無愧的權

威，因此，在他那個時代，他被公認為最傑出的漢學家

之一」。2而現代俄羅斯漢學界，則習慣將他和比丘林

（ . . , 1777-1853）、瓦西裏耶夫（ . .

, 1818-1900）並列稱為「俄羅斯漢學界三大巨

匠」。3以下簡單地描畫這位傑出漢學家一生的生活和

科學活動的軌跡。

一、志願去遙遠的中國：巴拉第的早

年生活

有關巴拉第早年的情況，保存的史料不是太多，只

能大致地描述。巴拉第於 1817 年 9 月 16 日出生在喀山

州契斯托波爾斯克縣斯塔爾舍施明斯克鎮郊一個大司祭

家庭。4根據檔案資料的記載，他出身神學世家，其祖

父是神父，其父伊萬畢業於喀山神學院，後來做了斯塔

爾舍施明斯克的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的神父，5 1806

年被委任為契斯托波爾斯克縣的監督司祭，1807年又升

為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的大司祭，管理兩個古老的鄉

村教堂。6至於巴拉第的母親瑪麗婭，她忙碌一生，除

了輔助丈夫，承擔所有家務外，全部精力都用在教育孩

子們身上。據資料記載，她一共養育了9個孩子。巴拉

*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1 . .斯卡奇科夫認為巴拉第在北京居住了 33 年（ . ., 1977. C.

151）；列舍托夫也持這種觀點（ .: . ., 1997. . 289）；俄羅斯科

學院的佈道團歷史專家伊芭多娃認為巴拉第在北京居住時間為 30 年左右（ .: -

275- . . 1993. . 112.）。這比較符合實際，具體時間應該是 31 年。

2 . . ( ), .

., 1979. . I. C. 3.

3 XIX . ., 1990. . 90.

4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7，目錄 54，案卷 2（1817 年）「契斯托波爾市及契斯托波

爾斯基縣的婚喪登記冊」。

5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7，目錄 62，案卷 4（1825 年），頁 9；全宗 7，目錄 66，

案卷 3（1829 年），頁 11。

6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7，目錄 64，案卷 3（1827 年），頁 9。

19 世紀俄國漢㈻大師巴拉第的生平及㈻術

陳開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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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有兩個哥哥、三個姐姐還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7

我們可以想像，要把這麼多兒女養育成人，對她來說是

多麼地艱難。由於母親的精心教育，巴拉第剛滿8歲，

就開始寫作和閱讀。8優良的家教，對以後這位漢學巨

頭的傑出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神學世家，巴拉第兄弟都受到了嚴格的神學教

育。大哥亞歷山大（ ）走上了父親的生活道

路，喀山宗教學校畢業後，1855年就接替父親工作了40

年的崗位，做了契斯托波爾斯克縣的監督司祭。9而二

哥尼古拉（ ）也於 1836 年畢業於喀山宗教學

校，隨後任契斯托波爾斯克縣色捷林基洛鎮的神父。10

而他的一位姐姐伊麗莎白（ ）也嫁給了一位

神父。11這種嚴格及很有特色的神學世家的特殊生活環

境，對巴拉第後來的生活道路起了決定作用。

和其兄長們一樣，巴拉第於 1827 年進入契斯托波

爾斯克縣神學學校接受啟蒙教育。12他學習非常努力，

成績很好。13 1832 年 15 歲的巴拉第從神學學校畢業，

旋即進入喀山宗教學校，14他以自己的萬分勤勉和溫和

性格贏得了老師的注意，15 從 1834-1836 年度的考試結

果證明巴拉第的學習非常成功，古代歐洲語、古希臘語

和古法語等外語考試都是高分。16

儘管是宗教學校，但是課程內容仍然相當重視歷

史。早在 1832 年巴拉第就已經學完了歷史教程。這個

教程有一個簡短的序言，闡述了「歷史概念」、「歷史

對上帝意識，對敬仰上帝，對人的意識的好處和樂

趣」、「有關希臘歷史的章節與計畫：希臘人的起源，

希臘德弗卡里昂的產生」、「費弗斯基王朝的基礎」

等。17宗教學校不但開了歷史課程，而且還講述了俄羅

斯國家的歷史及其與亞洲鄰邦的關係，聽了這些課程後

不僅僅是巴拉第，其他的學員也都激動不已。這些授課

教師，如瓦‧阿‧斯伯耶夫（ . . ）18、維‧

彼‧韋氏涅夫斯基（ . . ），都是比丘

林所熟知的，也是宗教學校的學生所尊敬的人物。韋氏

涅夫斯基同時管理圖書館，1847 年 11月，比丘林還把

自己剛出版的《中國的道德與公民狀況》送給了他。19

這些史料對我們研究巴拉第後來申請去中國的動機很有

啟發。且不說宗教學校開了有關俄國與東方，包括中國

的關係的課程，更重要地，這些最令學生尊敬的老師們

都和因中國而成名的比丘林有相當好的關係。他們和比

丘林的密切的學術關係，勢必對學生產生深刻的影響。

1837年巴拉第進入聖彼得堡神學院深造，20 1838年

畢業後被錄用到神學院管理委員會外事辦公室任文牘秘

書。21以當時的情況，這等於在他面前展開了一條神學

部門的升官之道。然出乎意料的是，辦公室的工作很快

7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7，目錄 54，案卷 3（1817 年）， 32，頁 1005。

8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7，目錄 62，案卷 4（1825 年），頁 9。

9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4，目錄 62，案卷 2（1830 年），頁 17；俄羅斯對外政策檔

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5（1823 年），目錄 34，案卷 II，第 1 部分，頁 215、324。

10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4，目錄 68，案卷 126， 24（1836 年 12 月 13 日）；俄羅

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5（1840 年），目錄 34，案卷 II，第 1 部分，頁 215。

11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7，目錄 66，案卷 3（1829 年），頁 16。

12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7，目錄 64，案卷 3（1827 年），頁 9。

13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116，目錄 1，案卷 120（1827 年），頁 358-359。

14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116，目錄 1，案卷 127，頁 51。

15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116，目錄 1，案卷 143，頁 86。

16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116，目錄 1，案卷 171，頁 52。

17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116，目錄 1，案卷 127，頁 1、9、16。

18 國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手稿部，全宗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A-27-6- . .比丘林通訊錄。

19 這本附有 . . 比丘林親筆題詞（1847 年 11 月 30 日）的書，藏於國立中央古代文獻檔案館圖書館（莫斯科）。書裏還蓋有

俄羅斯外交部莫斯科主要檔案館的橢圓形印章。

20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 116，目錄 1，案卷 101，頁 16。

21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私人檔案總匯和庶務檔案，目錄 464/3，案卷 82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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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巴拉第厭煩了。不久，他給正教事務衙門遞交了請求

書，要求把他列入將被派往北京的佈道團。1839年 8月

2日請求被批准，當日就剃度為僧，法號「巴拉第」。

從此巴拉第與中國及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巴拉第做出這樣的決定？當代研

究俄羅斯漢學發展歷史很有成就的霍赫洛夫教授說：

「至於促使巴拉第走上這一步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是拮

据的經濟狀況，還是失敗的愛情，抑或是渴求通曉東方

民族生活的知識呢，很難說」。22就目前我們所掌握的

資料來說，確實很難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因

為巴拉第自己從沒有在日記或信件中談到過這類問題。

就霍赫洛夫所列舉的三方面原因來說，至少第一點是靠

不住的。因為沒有任何資料證明其家庭很困難，或者作

為神學院文牘秘書，其經濟收入不敷支出；至於「失敗

的愛情」倒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經和旅居義大利

的女藝術家索‧蘇哈沃、卡貝麗娜（ . . -

）的妹妹有過一段失敗的愛情。1860年他受命去羅

馬附屬俄羅斯使館的東正教堂做神父時，曾和索‧蘇哈

沃‧卡貝麗娜相遇。「在到羅馬居住近四年之後，巴拉

第認識和接近了許多傑出的俄羅斯知名藝術家，……其

中和天才風景畫家索‧蘇哈沃、卡貝麗娜的友誼最為密

切……巴拉第非常密切地關注她的事情，總在她艱難的

時刻幫助她。儘管他曾與她的一個姐妹戀愛無望，但他

仍然把她日常生活的不順和失算，當成自己的私事來承

擔。」23 1865年 7月 31 日他出任俄羅斯駐北京第 15 屆

佈道團首腦時，曾給索‧蘇哈沃、卡貝麗娜寫過信，其

中說：「很久以前，您，善良的索非婭‧瓦西裏耶夫

娜，曾經因我不可原諒的沈默而譴責過我。……您現在

在哪？……沒有和您的姐妹在一塊嗎？對她我是絕對有

愧的。請她原諒我，之前我沒有親筆給他寫過什麼，我

很愧疚」。24但這段愛情為何失敗，及其對巴拉第產生

了何種影響，我們仍然無法估量；至於「渴求通曉東方

民族生活的知識」，客觀上確實存在。「如果談到渴求

周圍世界的知識，當時青年學生都對東方國家的興趣很

濃厚」。25 這點我們可以從巴拉第的好朋友戈爾斯基

（B. B. , 1819-1847）給其父母所寫的信件中得

到佐證。信中說：「我實話對你們說，吸引我到那裏去

的原因是對知識的渴望，在那裏能發現最豐富、最取之

不盡、最傑出的知識，而這在其他世界是不可能得到

的」。但是，渴求東方的知識，僅僅是事情的一面，一

般來說，都伴隨著另一面，那就是世俗的功利心。戈爾

斯基接著寫道：「吸引我到那裏去還有對成名的渴望，

中國，是獲得名聲的最佳途徑」。26 這方面的原動力，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比丘林，他作為一個默默無聞的教堂

執事的兒子，成了俄羅斯乃至世界聞名的學者，這感染

並鼓舞了許多人。戈爾斯基又在另一封信中寫道：「比

丘林通過研究中國文學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他是倫

敦和巴黎亞洲協會的名譽成員」。27但是，從後來我們

所熟知的巴拉第的生活品格看，這種功利心不可能給他

去中國的動力。瓦西裏耶夫曾在日記中寫道：「巴拉第

神父和我相交多年，他連虛偽的影子都看不到」。28

1867年貝勒士奈德（ . C. ）寫信給奧斯

汀、薩克恩（ . -C ）也說：「我不打算囉

唆他作為一個人和學者的高尚品格，在北京，所有的歐

洲人，中國人都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29 連以性格乖

戾著稱的第12屆佈道團首腦圖卡列諾夫（ . ）

也寫道：「他安靜，溫柔，隨和……在四年多的北京生

活期間，我從沒有聽說過他有一次，和自己的同事們相

處時哪怕是幾分鐘的不和睦，或者是做出任何有失分寸

的事情。……這使他獲得了最高的評價及各種榮耀

22 . . … . II. C. 11.

23 . . … . I. C. 69.

24國立列寧圖書館，全宗 223，第 20 盒，第 4保存單元，頁 10-11。

25 . . … . I. C. 11.

26 . 1897. 5. . 232.

27 . 1897. 5. . 228-229.

28 . . . . . . C .: . 1958. IV. . 208.

29 . （ ）. 8m 1868. 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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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很難想像具備這樣眾口倍稱的高尚品德的人

會受到功利心的引誘。

從巴拉第學習和成長的過程看，我們認為有兩個因

素或許堅定了他申請去遙遠中國的願望。一方面，他在

喀山宗教學校學習時，不但該校專門設有關於俄國和東

方的關係的課程，而且該校的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師，和

當時俄國駐北京佈道團的一些成員，如比丘林有密切的

聯繫。這些課程的開設，為他進行了有關東方知識的啟

蒙，而這些老師和北京佈道團成員的聯繫則引起了他們

對中國的嚮往。尤其是被委任為 12 屆北京佈道團首腦

的圖卡列諾夫，剛從北京回國，於 1838 年 1 月進入聖

彼得堡神學院攻讀碩士學位，而當時巴拉第也正在那裏

學習和工作。如此一來，他自然就成了第 12 屆佈道團

首腦的熟人和同事。這樣，巴拉第就完全具有了申請去

中國的關係和知識契機。後來，第 13 屆俄國駐北京佈

道團的大部分成員都來源於聖彼得堡神學院；31另一方

面長期宗教學校的規範保守的學習生活，32再加上神學

院文牘秘書工作的枯燥，使巴拉第透不過氣來。要擺脫

這些，去遙遠的中國，對當時的巴拉第來說，恐怕是為

數不多的出路之一。

不管動機如何，從此巴拉第開始和遙遠的中國結下

了不解之緣，開始了他獨特的轟轟烈烈的新生活。

二、三十年砥礪京華，功成名就

從 1839 年到 1878 年，約四十多年裏，巴拉第先後

三次旅居中國北京，在北京生活達 31 年之久。以下對

他在北京的生活和科學活動進行簡單的描述。

1840 年 1 月 19 日巴拉第作為第 12 屆俄國駐北京佈

道團的修士輔祭，離開喀山踏上了去中國的征途，33

1840 年 10 月 4 日到達北京。34 此後，直到 1847 年 4 月

27 日離開北京回國，35期間在北京生活了 7 年，這是

他第一次在北京生活。在這段時間裏，巴拉第作為一般

神職人員，主要工作是學習語言；其次是研讀和研究佛

教典籍，並寫了幾種出色的佛教著作，在漢學研究領域

展示了其出眾的才華。

一般來說，佈道團成員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習語言。

巴拉第則主要學習了漢語。事實上，新佈道團成員們的

漢語教育早在聖彼得堡時就已經開始了。36 1840年 2月

新教團經過艱難跋涉，來到伊爾庫茨克，在這裏「趁為

經過恰克圖以及以後經蒙古到北京的準備時間，巴拉第

借助於瓦西裏耶夫的幫助，熟悉了蒙古語和藏語。到達

恰克圖之後，語言課繼續開，但老師則換成了在恰克圖

語言學校教漢語的克雷門斯基（ . , 1800-

1861）。這個學校是1835年 5月在比丘林的直接參與促

進下創辦的」。37可見就算在艱難的跋涉途中，他們也

沒有停止學習。到達北京之後「新教士開始了非常單調

的日常生活，即在聘請的漢語教師『先生』的指導下，

完成每天的語言課程。……教士們的日常生活照舊，沒

有增添一點新東西」。38也許正是這種單調、嚴肅的學

習生活氣氛，導致這一屆佈道團的漢學研究成績斐然，

誕生了巴拉第和瓦西裏耶夫兩位世界級漢學泰斗。

語言學習很快就結束了，巴拉第完全掌握了漢語，

由於勤奮，他很快在漢學研究領域取得令人注目的成

就。由於當時佈道團有研究佛教的傳統，加上資料充

足，39 當然也不排除為了傳播東正教而瞭解異教的因

素，巴拉第在這個時期的漢學研究興趣及成就主要集中

在佛教方面。1843年，巴拉第完成了第一篇作品〈中國

30 . . . 22, 1. ., 1892.

31 . . … 1979. . II. C. 11.

32 . . … 1979. . I. C. 9.

33 . 1898. 1. . 93.

34 . . … 1979. . I. C. 15.

35 . Op. cit. 1977. C. 154.

36 . . … 1979. . I. C. 12.

37 . . … 1979. . I. C. 13.

38 . . ... . I. C. 15.

39 . . … . I. 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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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諸神及他們的畫像記要〉，詳細地編輯了佛教最主

要的、有代表性的神祗清單，並附上有價值的插圖收藏

品。40 1844 年巴拉第又完成了有關佛教的新著《迦毗

羅學說》。該著作分為：前言、《丹珠爾》中的一篇專

題論文〈金七十論〉譯文兩個部分。這些作品在送達亞

洲司之後，「切斯諾伊（ . , 1801-1866）和比

丘林參與了對它的評論，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41可

惜一直是手稿，並沒有出版。

1847年巴拉第完成另外兩部作品《佛陀的生活》和

《古代佛教史綱》，發表在他自己主編的《俄國東正教

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第 1、2 輯中，是真正代表

巴拉第的佛教研究水平的作品。它們表明巴拉第研究佛

教是有計畫地，不是盲目的。按照近代佛學大師呂澂的

看法，如果要有計畫地研究佛教，就必遵一定順序。首

先是「藏經」，也就是材料研究；其次是「佛傳」，也

就是佛教創立者的傳記研究；再次是「教史」，也就是

佛教傳播史的研究；最後是「佛理」，也就是佛教宗教

哲學理論的研究。42而巴拉第正是依照這樣的歷程來研

究佛教的。首先在北京居住的第一個時期，他除了全力

學習漢語外，所有剩下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閱讀佛經

上。當時佈道團大司祭，佛教研究專家圖伽利諾夫在給

亞洲司的報告裏就說：「巴拉第以少有的熱情，堅定不

移地沈入佛教的漩渦之中。從早到晚，坐在佛經面前，

抄著，譯著……」。43根據瓦西裏耶夫院士的回憶，巴

拉第「閱讀了750多卷的漢文佛經後，在臨回國前夕，

放棄了佛教研究，把所有的手稿摘錄全部贈送給了我，

至今它們還保存在我這裏」。44他在北京的幾年就熟讀

了 750 多卷佛經，這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接著寫了

《佛陀傳》，又寫了《古代佛教歷史綱要》。按理，接

著就是研究佛教教理。可惜，由於沙俄政府的指令，以

及與滿清學者何秋濤的交往，45巴拉第的學術興趣產生

了變化，從第二次到達北京開始，轉而研究中國西北邊

疆史地學。雖然他的佛教研究沒有繼續，但是，從他研

究佛教的歷程可以看出是有計畫的行為，而且符合佛教

研究的學術邏輯。在他的著述中，到處顯露精闢獨到之

見。因此當時圖卡利諾夫對巴拉第佛教著作的學術水平

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在給亞洲司的報告裏就說：「有

關佛教部分的著作中最優秀的作品當然是巴拉第的作

品。在他的文章中，新資訊是那樣多，這些在所有同時

代歐洲人的佛教著作中是絕對找不到的……」。46不過，

在俄羅斯本土從 19 世紀下半葉開始，在佛教研究領域

提倡研究資料的梵語原典化和研究方法的西方化，這樣

勢必就導致巴拉第佛教研究傳統風格的被冷落。

由於巴拉第的傑出表現，1847 年 4月俄羅斯外交

部亞洲司命令他回國，並委託他組建新一屆佈道團。

1849年2月初，巴拉第作為首腦率領第13屆佈道團的9名

成員（在伊爾庫茨克又加上涅恰耶夫（ . ）），47

從喀山出發，於 1849 年 9 月 27 日到達北京，直到 1859

年 5月離開中國止，在北京共居住十年。這是他第二次

在北京居住的時期。

這個時期正值中國發生一系列政治變動：太平天國

起義，第二次鴉片戰爭等等。由於受俄國東正教駐北京

佈道團主要使命的制約，巴拉第合乎邏輯地扮演了配合

侵略者的角色，其活動的中心是外交政治。至於學術興

趣則由佛教研究變為關注俄中之間，如蒙古，中亞等地

區歷史地理的研究。就其成果來說，主要是充當科學研

究的組織者，主編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

作集》前 3輯。

巴拉第作為傑出的科學研究組織者，主要表現在：

首先是斯卡奇科夫（ . . , 1821-1883）

40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4。

41 . . … . I. C. 20.

42呂澂，《佛教研究法》（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 年），頁 1-2。

43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23，頁 4。

44 . ., 1958. . 4. C. 208.

45參見陳開科，〈巴拉第與滿清西北邊疆史地學家的學術因緣〉，《西域文史論叢》，2006 年第 1 輯，頁 78-92。

46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23，頁 3。

47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30，頁 32；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私人檔案總匯

和庶務檔案，履歷表，案卷 2403，目錄 46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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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文和農業研究取得很大成就。斯卡奇科夫在佈道團

歷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既是漢學家，又是外交

家；既是學者，又是藏書家。所以，蔡鴻生教授稱之為

「兩棲人物」。48事實上，他的成功離不開巴拉第的無

私幫助。首先，他的漢語學習得到了巴拉第的幫助：

「注意到斯卡奇科夫研究的很多生動特點，巴拉第不僅

破費為他聘請中國老師，而且還親自幫助他解決一些很

難讀懂的中文難點」。49 1851 年 12 月 7 日，斯卡奇科

夫在自己的日記裏寫道：「整個一星期都和巴拉第在一

起工作，兩天在家裏，三天在南館（巴拉第當時住在那

裏）。很多修改，從結果看很明顯，我……一年所獲

不少」；50 另外斯卡奇科夫先期賴以工作的北京天文

臺，就是在巴拉第的直接干預下圓滿建成的，51還附帶

管理雅克薩中等專業學校；52 巴拉第還帶他到了北京

郊區，瞭解中國的農業耕作和棉花種植等實踐情況，並

且斯卡奇科夫在自己的實驗地裏種植各種穀類、蔬菜和

園藝作物，53 還根據巴拉第的建議選擇那些能使俄羅

斯農藝師和育種家們感興趣的作物的種子，以便在俄羅

斯推廣。54

其次，這個時期巴拉第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主編了

《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第 1輯（1852

年出版），第 2輯（1855 年出版）和第 3輯（1857 年出

版）。這是十月革命前俄羅斯唯一的一份漢學連續期

刊。雖然只出了 4 輯（其中第 4 輯於 1866 年出版），

但是，它的影響卻是國際性的。4輯共收論著和譯作28

篇，「涉及的範圍極廣，包括國計民生，宗教信仰，物

產交通和風土人情等」。55前3輯問世後，德國人卡爾

‧阿伯爾（Carl Abel）博士與弗‧阿‧梅克倫堡（F. A.

Mecklenburg）選擇地將之譯成德文，於 1858 年在柏林

發行。其中德文譯本第1輯中所譯原載俄文本第3輯之

〈關於鈔法的會奏〉一文，被馬克思注意到，後來在其

《資本論》第1卷第3章「貨幣與商品流通」時，曾有

注解涉及此事，而〈關於鈔法的會奏〉中的戶部侍郎王

茂蔭就成為馬克思《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一個中國人

了。這也算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罕見盛事罷。

有很多人認為巴拉第在第2次北京居住時期，本人

很少作漢學研究，其實這種看法有失偏頗。且不說科學

組織者的重要性，單說其個人的漢學研究，也不完全是

空白。首先據俄羅斯學者的考證：「由於 1847 年（巴

拉第）從滿清歷史學家何秋濤手中獲得了最完整的有關

《蒙古秘史》方面的著作，因此，俄羅斯學者也開始對

這樣複雜的課題進行研究」。56 這種說法是完全合理

的。雖然有關《蒙古秘史》的譯著最後發表於1866年，

但是，譯註一定開始於 1847 年以後，也就是他在北京

居住的第二個時期。有確切史料記載的是，早在組建第

13屆佈道團時期，「1848年 6月，巴拉第翻譯完了魏源

在北京 1844 年出版的歷史著作《聖武記》（《執政王

朝的戰爭實錄》）的第1章」。57很顯然，翻譯是在亞

洲司的委派下進行的，這樣做為的是瞭解中國歷史學家

有關俄羅斯的某些言論；58此外，巴拉第還積極地翻譯

當時中國有關俄中接壤地區的歷史地理學著作。他在

50年代初期的報告中從《瀛寰志略》59和《守邊輯要》60

48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57。

49 . . … . I. C. 34.

50國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全宗 273，第 2 存盒，第 2保存單元，頁 65。

51 . 1916 年，第 5-6 期，頁 20。

52 . . . . ., 1853. . 2. C. 201-202.

53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51，頁 372-373。

54國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全宗 273，第 2 存盒，第 1保存單元，頁 46。

55同註 48，頁 111。

56 . . … . I. C. 38.

57該譯著為手稿。參見：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亞洲司圖書館，目錄 505，第 81 保存單元。

58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40-1850 年，案卷 2，卷夾 34，第 2部分，頁 258。

59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51，頁 552-555。

60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2，卷夾 83，頁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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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譯）中摘錄了很豐富的資料。此

外他還發表了〈中國及其藩屬區域內的商路〉61和〈天

津和上海之間的海運〉62兩篇論文。儘管這些著作多半

是應時之作，但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他研究歷史地理學

的積極興趣。隨著這種興趣的發展，巴拉第後來在歷史

地理學領域裏獲得了重要的成果。最著名的就是對威尼

斯商人馬可波羅 63 中國旅行記的注解。但是由於當時

中國發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而作為負有特殊使命的俄

羅斯佈道團，客觀上不可能置身事外，尤其是作為大司

祭的巴拉第，更是深陷其泥潭中。毫不諱言，這也從一

定程度上，局限了巴拉第的漢學研究成就。

1858 年 9 月 28 日以卡爾波夫（ ,

1812-1882）為首的第14屆佈道團來到了北京，1859年 5

月 25 日巴拉第離開北京回國。這次回國和以前不同的

是，由於巴拉第編輯了3輯《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

成員著作集》，在俄羅斯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同

時，由於他的輔助，使俄羅斯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

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的政策獲得了巨大成功，所以，

他獲得了很崇高的聲譽。但是他對這些作了低調處理，

沒有利用獲得的聲譽謀求個人利益。稍微休息了一陣，

1860 年 9月 7日選擇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職務，去羅馬隸

屬於俄羅斯使館的小小教堂做神父。64

從 1860 年 9 月到 1864 年初，他在羅馬居住了差不

多4年。期間，他大概除了主持小教堂的教務外，主要

是加強了與歐洲學界的聯繫，尤其是結識了一大批旅居

國外的俄羅斯先進思想家，乃至力主廢除農奴制的革命

家。能「熱情地看待義大利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德

‧卡里巴裏季（ . ）的愛國主義活動」，65

這說明其思想境界高出同時代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士。他

在給一位朋友的信裏，甚至贊同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

文（Robert Owen）的思想：「我對歐文的思想很贊同

……他的很多思想使我想起您的思想，在許多方面與

我引起共鳴」。66 總之，他在羅馬的生活很怡然，應

該是他一生中最快樂最輕鬆的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裏，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漢學。1860

年他完成了一篇紀實著作《在北京郊區一寺廟度過的一

周》。67同時還開始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以及伊斯蘭

教文學等。估計後來發表的有關中國基督教歷史，中國

伊斯蘭教文學等作品都完成或構思於這段時期。例如

《基督教在中國的古老痕跡》，他除了廣泛利用歐洲文

獻外，還利用了 29 種漢語文獻。但他仍然認為「我所

收集的材料不多，遠遠不能滿足對這個課題的系統研

究」。68 由於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快樂與平靜的心

靈，巴拉第的腦海裏構思了很龐大的科學研究計畫。他

在致外交部奧斯汀、薩克恩（ . P. - ）的

信中說：「在我的念頭裏還有許多其他的研究計畫，涉

及中國的消遣文學、詩歌、戲劇等等，但是我的所有設

想未必能實現」。69 1866 年後他相繼出版的一些有關

元史的譯註，也完成於這個時候。有資料證明「還在

1864年 1月，亞洲司給聖彼得堡書報檢查委員會提交了

3 份巴拉第的手稿，即：《蒙古關於成吉思汗的古老傳

說》（即《蒙古秘史》）、《古代中國關於成吉思汗的

傳說》（即《皇元聖武親征錄》）、《長春真人西遊

記》」。70 這三部著作是巴拉第蒙古歷史研究的三部

曲，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研究和翻譯這三部漢文蒙古歷

史著作的外國人。拿《蒙古秘史》來說，巴拉第為了譯

61 . ( ), .4, 1850. C. 224-259.

62 . ., 1866. . IV. C. 381-392.

63 o C . ., 1902. .:

. . . 38, 1902. C. 1-46.

64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羅馬使館檔案，目錄 525a，案卷 797，頁 2。

65 . . … . I. C. 70.

66國立列寧圖書館，全宗 223，第 20 盒，第 4保存單元，頁 18-19。

67國立中央古代文獻檔案館，全宗 1385，目錄 1，第 1608 保存單元，頁 4。

68 c . 1872. . 1. B . 1. C. 47-49A.

69同註 67，頁 5。

70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5，1823 年，案卷 I，卷夾 74，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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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它，參考了五十多種中、西書籍，做了660條註釋。

關於其譯著的意義，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著名蒙古學

家雅庫博夫斯基（ . . ）評述道：「根

據專家們的推斷，巴拉第的譯註是很出色的，雖然這個

譯註不是直接來自蒙語文獻，但是即使在科津（ .

）院士出版了新譯註之後，它仍然不失其意義。像

我們下面將要看到的那樣，巴拉第在蒙古學的發展過程

中，甚至在蒙古人的歷史文獻學的發展過程中，都起著

獨一無二的作用。80 年來，他培育了和正在培育我們

的歷史學家，他和拉施特丁（Rash d al-D n Fadl Allah,

1247-1318）的著作，還有漢語著作（如高孟、孟洪或趙

洪及其他人的著作）一起，提供一流的材料，特別是蒙

古的材料，使我們完全有可能全面弄清有關蒙古帝國的

建立情況。在這方面，巴拉第的貢獻是不可限量的」71

這種評價是非常中肯的。

1860年俄國向北京派遣了正式外交使團，佈道團失

去了政治職能。1864年 9月 10日受俄羅斯東正教事務委

員會的委託，巴拉第身負傳道使命和兩個司祭謝‧阿爾

塔莫諾夫（ . ）和格‧列文茨基（ . -

）離開聖彼得堡，72於1865年 3月 25日第三次到

達北京。73此後直到1878年10月2日因病前往歐洲止，

又在北京居住了14年。這是他第三次居住北京的時期。

這個時期，巴拉第「除了管理簡單的教會事務外，

就一頭栽進科學研究之中」。74他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

於 1866 年編輯出版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

著作集》第4輯。有趣的是，裏面收的3篇譯著〈蒙古

關於成吉思汗的古老傳說〉（即〈蒙古秘史〉）、〈長

春真人西遊記〉和〈中國的穆斯林〉）全是巴拉第一個

人的著作。實際上，這是當時佈道團漢學研究式微的一

個表現。在第15屆佈道團裏「沒有大學生，沒有畫家，

沒有醫生。在所有教士中，漢語過關的只有一個人，就

是波利金（ . ）」。75新佈道團雖然仍受到

教會的重視，但是卻成了政治上的昨日黃花。沙俄政府

不再特別關注它，它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湧現出那

麼多漢學研究人才了。既然沒有其他著作可以刊登，也

就只好他自己一個人承包了。關於《俄國東正教駐北京

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第4輯中巴拉第的3篇著作，當時

的俄羅斯漢學家格裏戈裏耶夫（ . ）進行了

高度評價：「……之前在歐洲聞所未聞。……在目前情

況下，它是我們有關蒙古知識方面最傑出的著作。……

沒有一個歐洲漢學家不為此而感動」。76可見，從《俄

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的編輯開始，巴拉

第在俄羅斯漢學家眼裏，已經具有了歐洲意義。巴拉第

已不僅僅是一個傑出的俄羅斯漢學家了，他已經成為國

際傑出的漢學家了。

當然，這個時期最引人注目的一項科研工作就是實

地民族調查。「1869年，俄羅斯皇家地理學會向正教事

務衙門請求允許巴拉第去南烏蘇裏邊區出差，調查黑龍

江，特別是南烏蘇裏邊區和滿洲，朝鮮邊界地帶所居住

的異族人情況，並探索各種留存的古跡（古城、遺址、

堡壘等遺跡）」，77考察工作進行了將近一年。在充分

收集材料的基礎上，他寫了一系列內容豐富的報告，對

邊區過去的歷史和現狀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這就是後

來發表的〈烏蘇裏的蠻子〉78和〈與滿洲里歷史相聯繫

的烏蘇裏邊區歷史概要〉79以及〈南烏蘇裏地區的民族

學考察（信件）〉。80由於這些考察著作的科學價值，

71 p . ., 1953. C. 61.

72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V-2，1864-1865 年，案卷 9，頁 43。

73同註 67，頁 12。

74 . , 1916. C. 155.

75 . Op. cit. C. 176.

76 . . 1866. . 11, B . 5 (03.10.1866.) . C. 157-161.

77 . OP. cit.

78 . . 1871. . 7. . 2. C. 369-386.

79 . . 1879. . 8. . 2. C. 1-64.

80 . . 1870. . 6. C. 176-178, 233-238；1871.， . 7. C. 91-97, 123-124, 263,

325-327, 355-357, 369-377.



漢學研究通訊 ： （總 期）民國 年 月

漢 學 人 物

所以，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授予他金質獎章，以茲表彰。81

從南烏蘇裏邊區考察回來後，巴拉第繼續翻譯研究

伊斯蘭教文獻。大概後來出版的《中國伊斯蘭教的漢文

文獻》82就是這段時期的作品。有資料表明，這部作品

開始鮮為人知，後來被教會史學家阿多拉茨基（H. -

）於北京佈道團檔案館發現，83 在E.貝勒士奈

德（E. 1833-1901）醫生的幫助下於 1887

年出版於聖彼得堡。「在巴拉第所熟悉的 30 種漢語伊

斯蘭教文獻中，巴拉第就使用了 25 種。在該領域，巴

拉第的著作是最卓越的」。84 關於伊斯蘭教，巴拉第還

有〈中國的穆斯林〉85 和〈中國伊斯蘭教文獻：對中國

伊斯蘭教徒劉澤亮編譯的漢文伊斯蘭教文集《御覽至聖

實錄》的簡介〉86兩篇文章。

不過，這個時期巴拉第最出色的成就是其編著的

《漢俄合璧韻編》。這部詞典是他完成了南烏蘇裏邊區

的考察之後開始編著的，直到 1878 年病重逝世為止，

前後花了約8年時間。87遺憾的是，這部巨著在他生前

來不及正式出版。原因大致不出兩個方面：一是經費問

題；二是詞典還需要修訂，而巴拉第已經病重，無法完

成校訂工作。後來這兩個問題都由波波夫（ . . ,

1842-1913）解決。波波夫是巴拉第最親密的同事，也是

著名漢學家，時任俄羅斯駐北京使團的一等翻譯。他前

後花了 6 年時間，校訂修改了這部詞典手稿。1886 年 3

月，他給老朋友，時任俄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弗拉卡林

（ . ）提交了一個有關滿清政府政治的報

告。其中特別提出請求撥款將詞典出版。88 1886 年 7

月，沙皇亞歷山大三世（ Ⅲ, 1845-1894）批

准了也的請求。當時這個解決經費問題的決定來之不

易，因為剛剛經過克裏木戰爭（1853-1856），俄國國庫

空虛，沙皇之所以批准撥款，主要原因在於，俄國政府

特別是外交部希望出版這部詞典「能夠對加強西伯利亞

與中國的關係有利，滿足翻譯者們的需求」。89由於當時

皇家聖彼得堡科學院印刷廠沒有足夠的漢字活字，所

以，波波夫採納他的老師──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A. Martin）的建議，決定在北京同文館印刷。90經過很多

人的努力，詞典於 1888 年出版。紅色精裝，扉頁寫著

「掌院修士巴拉第遺篇，象胥上士柏百福補譯，素食埜

人李壽軒，金台業儒甄雲甫參校」。共分兩卷，上卷

628頁，下卷 666＋ 69頁。對於這部詞典，當時國際學

術界評價很高。傑出的美國漢學家丁韙良在《中國時

報》上對此發表評論，其中寫道：「今年，在俄羅斯漢

學史上，因出版了傑出的著作而令人稱道。著名的學

者，他的名字寫在這本著作扉頁上，排在第一，他把自

己生命的最後八年都獻給了它，獻給了科學……雖然詞

典，照往常的慣例，生命不會很長久，但未必很快就

被超越和被忘卻」。91 據蘇聯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

（ . . ）院士說，法國的漢學家沙畹（E. Cha-

vannes, 1865-1918）特別看重巴拉第的這部詞典，認為當

漢語詞典不能幫助時，這部詞典常常是「最終的論

據」。92

81 . . … . I, C. 75.

82 . . ., 1887.

83 Op. cit.

84 . , ., 1977. C. 177

85 . ., 1866. . IV. C. 437-461.

86 .

, . .:

. 1877. . 17, C. 453-460.

87蘇聯國立中央文學藝術檔案館，全宗 381，目錄 1，第 43 保存單元，頁 10。

88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中國檔案，1872-1879 年，案卷 1912，頁 2-3。

89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I-11，1886-1887 年，案卷 I，頁 2。

90 o o . VIII . M . ., 1996. C. 158.

91 W. A. Martin. , Chinese times, Aug. 10. 1889.

92 . . ., 1958. C.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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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以後，雖然佈道團的性質已經回歸，非神職

人員的派遣已經不再，佈道團漢學研究漸趨式微，但

是，佈道團歷史上所形成的東方語言學習，尤其是漢語

學習傳統仍然延續著。而巴拉第仍然一如既往，關懷屬

下的語言學習，給予無私幫助。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

他寫給到達北京後開始研究朝鮮歷史的德米特裏耶夫斯

基（ . ）的便條就會明白。便條這樣寫

道：「現在我把您的翻譯習作退還給您，我寄給您一本

古代朝鮮歷史摘錄，以代替各種意見；把它跟您的譯文

擺在一起，就像修正液，不是很方便嗎？當您不需要

時，請將它完璧歸趙」「至於與朝鮮讀物有關的中國城

市的名稱及其他，最好是從我這裏熟悉它們，否則勢必

作無休止的解釋。歡迎您白天到我這裏來，我們會在很

短的時間裏使事情成為另一個樣子」。93這種關心後輩

的心懷，無疑是前輩學者的一種令人尊敬的風範。作為

真正的科學熱愛者，巴拉第沒有一絲一毫的妒嫉心。

1875年 5月 7日，他給離任的俄羅斯駐北京的公使弗拉

卡林（ . ）寫信說：「您關於雜哈羅夫（ .

. , 1814-1885）的消息使我很高興，他主要研

究中亞的歷史與民族學；關於這些問題的最重要的資料

他都已經具有了，但沒有沾染現代實用主義的習氣。順

便提一下，您為什麼不勸說雜哈羅夫到巴黎去一趟，去

東方研究所翻閱他所缺乏的文獻《圖書集成》。他正等

著從北京弄來《圖書集成》……可以告知這些文典（7

卷或套）即將在聖彼得堡付印」。94正因為他具備這樣

的高風亮節，所以生前死後都備受褒贊。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時期巴拉第不可避免地要把

一部分精力集中到教務方面。他要組織佈道團人馬把東

正教文獻翻譯成漢語，在某種程度上《漢俄合璧韻編》

就是為了這種翻譯的便利而編的。但是，他在教務方面

最大的貢獻是培養當地中國人為神職人員。其中有一個

叫季純（ 的音譯）的年輕人，後來於 1882 年

成為第一個中國人東正教神父。95這為後來東正教成分

的中國化打下了基礎，十分有益於東正教融入中國社

會。

1878年中葉，巴拉第為詞典的最後竣工費盡心力，

這回真的病了。根據醫生的建議，巴拉第決定走海路經

西歐回國。10月2日在一名法國使館醫生的陪同下搭船

趕往西歐，不幸的是 12 月 6日巴拉第在馬賽因心臟病

猝發而溘然逝世。1879年 1月 2日遺體被運到尼斯，葬

在靠近東正教教堂的俄羅斯人墓地。96

不用說，巴拉第的一生都貢獻給了漢學研究；更不

用說，他的一生永遠和中國及中國文化聯繫在一起。他

不但是一位國際漢學大師，同時還是位傑出的漢學科學

研究組織者。儘管出於職責，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

抱著同情中國的心思一度成為侵略者的幫兇，但是我們

也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他在漢學研究領域，即向俄羅斯

人民正確傳播中國文化的功績。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

他都是一位值得我們中國人紀念的外國學者。

93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檔案館，全宗 14，目錄 2，第 117 保存單元。

94國立中央古代文獻檔案館，全宗 1385，第 1608 保存單元，頁 27。

95 . ., 1997. C. 291.

96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II-7，1872-1881 年，案卷 5，頁 11、16、29。巴拉第自費在自己的墓地上，豎立了一

塊大理石碑，有可能已經不在了。


